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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医王丽玲身着黎族服装，已等在路口。
她背着空篓，安静，自持，令我不忍心用满腹问
题，打破罩着她的那片安静。

约十一点，我跟着王丽玲，去她家所在
的水满上村。所幸沿途的热带雨林小路，已
改造成木栈道，我走在上面，可以用闲情逸
致的心情，打量道边被雨水泡得松泡的泥
土。偶尔，她走出栈道采药时，鞋子会踩塌
一块块松土。

雨林栈道的空气中，没有一粒尘埃。雨和
雾气，把尘埃都拉到土里做客去了吧。水满河
的流水声，好像在模仿我的足音，它要给我走黎
族山道，定一个最合适的调子？我不时向她的
提问，会是鸟雀眼里哪种烦人的打扰？面对蛙
鸣、鸟叫、水声的热情招呼，我边走边张望的样
子，是否算礼貌？

没走多久，她就采到了治骨折、黄疸、风湿
的药，她没法把草药的黎语名译成汉语，我只能
用汉字拙劣模仿她说的黎语，似乎分别是“羊咤
芬”“让人凯”“香冈”。没开玩笑，我耳朵听出
的，就是这样美妙又有趣的音，兴许耳朵比意
识，更懂雨林的善意。

她的家婆叫王桂珍，是水满上村等一带的
草药王和黎医。因为家人生病等，王丽玲承下
了家婆的真传。一次丈夫喝酒造成胃出血，她
不得不上山采药，没想到一种叫野山花的草药，
疗效神奇，只一周就治好了丈夫的病。丈夫后
来并未戒酒，胃病却未再犯。

说来也怪，从未听说野生动物有胃病。我
想是因为，人的生活方式离自然比动物要远。
置身雨林的黎族人，靠积聚雨林自然之气的草

药，调理身心，使之回归自然。说得哲学点，就
是让身心之气，与自然之气不再犯冲。路上，我
向王丽玲提出了一个无理之问：黎族人为何长

寿？她当然无法明确作答，但问题引出了她的
观察，说黎族人喝草药像吃饭一样平常，身体稍
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喝草药。她的话，让我想到
一个词：防微杜渐。我以为，病微之时，身心能
得到黎药的及时调理，大概是黎族人长寿的原
因之一。

居于城市的我，常有想走进自然的冲
动，可能就是基因中，身心之气对自然之气
的思念，两者远古时本来是不犯冲的。置身
现代生活的我们，如果常能顺应这类召唤，
肯定有益身心。

到达水满上村后，我有了一个想法。不管
有无疗效，我要买一种黎药，带回南京。对我，
黎药肯定是神秘的，莫测的，但它至少有一个作
用，可以让我对身心之气与自然之气的融洽，更
加关注。

海南当地一个朋友请我们喝山栏酒。酒逢
知己方知酒香，跟不喝酒的人约酒显然意不在
酒。到了一看，果然不是喝，是为吃，为聊，为大
家脸熟。其中一个火锅，大半个冬瓜放置锅底，
不去皮，瓤和籽掏空，填进去鲍鱼、阉鸡块儿、甲
鱼、芡实，椰子水做汤，火上吊着。从食材上看，
营养爆棚。幸亏又放了一些马蹄、甘蔗段等清
热去火，不至于食后身体状况窘困。

餐厅阿妹用餐刀把冬瓜划拉成一小块一
小块，冬瓜在汤里吊了一会儿，瓜肉细腻清
爽，入口即化。贾府的茄鲞，茄子被各种装扮
后，脱离普通身份，一跃成为豪门盛筵，自然，
这也是茄子难得的修行。——乡村里的茄子
一辈子只能见识到苋菜、辣椒和西红柿（我少
时，母亲常拿这三样和茄子搭配来吃），哪里
能轻易见识到贾府的鸡鸭鱼肉。茄鲞已吃不
出茄子味道，但冬瓜还是冬瓜味。冬瓜沾染
了甲鱼、鲍鱼、阉鸡，营养成分已发生了质的
变化，海南人食味清淡，不像北方喜欢添加各
种佐料，这个火锅食材虽多，口味并不怎么相
互浸扰。

冬瓜不去皮，放汤里煮，我第一次这样吃，
琼地人善于养生，想必这样吃冬瓜是有讲究
的。一查，冬瓜皮果然是一味中药材。《本草再
新》这样记载，“走皮肤，去湿追风，补脾泻火”；
《重庆堂随笔》也写到它，“解风热，消浮肿”。通
俗一点说，就是冬瓜皮能清热去火。主要食用
日期在暑天，瓜皮及其肉自然而然具备了这个
功能。大自然对人类有相生之德，冬瓜皮对人
类亦有天然滋养之功效。

冬瓜，葫芦科冬瓜属，一年生蔓生或架生草
本植物，体型巨大，成熟的冬瓜，动辄二三十斤，
小孩抱不动。如有好事之人搞一个乡村排行
榜，冬瓜能列为最大瓜之一。

夏季，冬瓜是频繁出现的蔬菜之一，个头
大，耐吃，乡村叙事里，家里家外犄角旮旯都
能看到盘踞成一大片的冬瓜秧，油绿色，开橘
黄花，结绿色的瓜，藤蔓上疙疙瘩瘩结得全
是。长得稍大一些，可以看出是椭圆形，呆
笨，萌萌的。“冬瓜脸”，村西头老油条常给人
起外号，村里人按照他的脸型形状，也给他起

了一个，他不高兴，村人就叫得更欢，那脸拉
得更长，也更像冬瓜了。瓜熟之际，瓜皮表面
会蒙上一层白粉状物，像冬初的白霜，手一抹
就掉。因为这个白霜，冬瓜又有一个名字叫
白瓜。

冬瓜是最具有人情味的一种蔬菜。一个瓜
太大，切开了，吃不完，天热容易坏，自家种的，
又不是为了卖钱，东家送一块，西家送一块，一
个大冬瓜可以吃小半个村庄。冬瓜是人情来往
的月老，打开了你来我往的心路。某年家里忘
记种，或者不想种，就没得吃，想吃就去集市上
买，反正价钱又不高。冬瓜产量高，就不怎么值
钱，不切开卖，一卖就是一整个。冬瓜像个大枕
头，拦腰卡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晃晃荡荡到
了家。北方人买菜，一买就是一口袋，尤其在冬
天，天冷，温度低，蔬菜耐放。我年少时的印象，
祖父买菜都是拉着架子车，半个架子车都装满
了。稍长，被安排在家做早饭，大人买菜回，我
慌忙从厨房跑出来，费老大劲才能从自行车后
座上抱下蔬菜，满满一整蛇皮袋，死沉。解开口
袋，红艳艳的西红柿骨碌碌全跑了出来，捡半
天。

后移居海南，买菜烧菜，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一次步行到“菜篮子”，看见冬瓜，突然想
吃。先生说，想吃就买。就买了一整个，扛着
回小区，一路上收获一堆注目礼。吃不完，也

无人可送，扔了一大半。看南方人买菜，一个
大男人手掌里握着一个小鸡蛋往家走，顿觉惊
艳。再去“菜篮子”，看到冬瓜是可以切开买
的，还看见鸡蛋是可以论个买的，小葱可以一
次买两根……南方人的秀气，让我这个北方人
看直了眼。

冬瓜天生命好，总能沾上荤腥的光。
一次在南京，吃淮扬菜“什锦海鲜冬瓜

盅”，冬瓜的清香鲜美，配上名贵的海鲜，再加
上纯正的鸡汤调汁，吃上一盅，差点儿把眉毛
鲜掉。电视上，演员兼美食作家王刚做“裙带
菜冬瓜汤”，点缀海虾肉。汤色清纯，冬瓜、裙
带菜和虾，红绿相搭，色彩演绎得完美，想必味
道也错不了。

冬瓜炖小鸡，是我年少时记忆里最重要的
一道菜。小鸡养到八月十五前后，斤把重，它就
担负起了我母亲招待娘家人的重任。中秋节舅
舅来他二姐家走亲戚，提着月饼，提着家里树上
结的石榴和柿子，还提着小孩子最喜欢的热
闹。舅舅一来，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很高兴。母
亲要做冬瓜炖小鸡了。

院子里撒上一把不入粮仓的粮食，鸡子
“哥哥”“姑姑”地叫着跑来，伸手捉两只公的，
余下的公的母的，粮食也顾不得吃，作鸟兽
散。母亲拿来刀，祷祝着，小鸡小鸡你别怪，你
是阳间一道菜……小葱切碎儿，油炝，鸡子剁
成块，铁锅炒，香得一个村都知道我家做了鸡
肉的时候，就炒得差不多了。兑上两瓢水，切
成方块的冬瓜一骨碌放进去，接下来的时间就
是等待。其实冬瓜炖小鸡舅舅是不怎么吃的，
都是小孩子吃，记得有一次吃得忘形，忘记了
给大黄狗“石榴”留根骨头，它气得蹲墙根上

“呜呜”哭。
小儿有一段时间减重，多吃冬瓜，吃得他嘴

巴苦，苦着脸说，老母亲，常听你说小时候吃冬
瓜炖小鸡，能不能给儿子也来点肉类香香嘴
巴。应了他。欢天喜地等饭上来，炖冬瓜搁了
日本酱油，色深，味鲜盐重，看起来像红烧肉
块。他着急忙慌夹一筷子吃，还是冬瓜。问，肉
呢？我指着回答他，这不是？冬瓜肉，肉类第一
名。又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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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所有福祉
而不能表达叙述的意愿
万般撰写的理由
仿佛呈现阴差阳错的八字
生成了美
有时候修辞放得太多
起不到想要设下的悬念
最后，丢下卑微
不顾细节，把冲动叠加成逆袭的手法
我该怎样洞察其中的结构和意境
向尘世发出虔诚的讯息
拥有了几世轮回
好站在远处，等你
搁置我的词语，时间与岁月互文
把你的笑靥
宠上日子的封面

诗路花语

自琼腔方言的唇边亮相
咚锵咚咚锵，走进了
有椰荫的街巷村场
水袖一甩，甩出多少离愁情怨
程途板响，翻转几重风雨关山

椰胡弦上涌动书院掌教的正气
让书生的爱情走远，乃至南洋
烘热了椰汁鸡饭味的乡愁
题诗的红叶，重叠
剧本篇页间岁月的感叹
在高人的笔端闪出耀眼的光彩
而尖笠木屐在千年尘烟后生动
长作儋耳人的心愿
在高墙上悠悠然回荡
载酒堂的书声青葱着琼崖山水……
剧情，沿程序楔入人心
一板一腔，荡响在
生活的弦上。戏台的夜晚
比观众的年代更久长

锣鼓管弦停歇，角色
已走远。走不远的是
唇嗓间的感慨与情怀
在树下田边，村口院间
熟悉的板腔在乡音中盘旋
那许多的情节，已
伸枝展叶，在世态间生津……

话说琼剧
■ 倪俊宇

黑夜静悄悄地分娩
星星按响门铃
一张崭新的白纸
还有一个惊叹号
让我画出阵痛的模样
是痛苦还是喜悦
是骄傲还是期盼
我画深秋的露水
葱绿统一了秋实的着装
饱满里回响着拔节的曲调
五谷飘香颗粒归仓
我画奇形怪状的闪电
毫不留情地撕裂长空
搅得雷神震怒
呻吟成了催春的战鼓
我画春笋一点一点瓦解黑暗
惊奇于生命如此顽强
沐浴着勇气和力量破土
给大地一个快闪
我画神秘而悠远的古镇
神奇总是按时醒来
换了一副行头
历史又增加了些许厚度
我画冲向晴空的鸟儿
向着坚定的方向飞翔
小小的身躯俯瞰大地
幻想和创意都闪存云端
我最欣赏那双惺忪的睡眼
小宝宝挣扎着成长的渴望
奋力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快递哥已经送达每一缕曦光

黎明
■ 蔡小平

接受所有福祉
■ 陈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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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雏菊开了，我们的小镇就像从画上走
下来的。

这是奶奶秋天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简
直有些唠叨了，却是最动听的唠叨。奶奶这
一辈子只要赞美一件东西，总是文绉绉地说
美得像从画上走下来的。

可事实上，奶奶一介农妇，一字不识，她
老人家哪见过真正的画作。她一辈子最远
的地方仅到过30里外的县城，而且仅仅一
次，那已是后来的事了：87岁时，我爸背着她
逛县城的公园。

然而，事情总是有源头的。从前，她喜
欢听说书，不但熟悉《红楼梦》里的老寿星贾
母，还熟悉母蝗虫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
园，看到大观园里的小姐丫鬟，大观园里的
风景，惊叹着都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

我们刚开始笑话奶奶，慢慢地发现，这
正是奶奶的生活态度，她能发现并看到我们
生活中常常忽略的东西。关于小雏菊就是
这样。

奶奶一辈子生活在小镇，小镇的每一寸
土，每一株植物，每一缕风，每一滴水，每一
声鸟鸣，每一个人的笑声，她熟悉得不能再
熟悉，让人佩服的是她从来没有厌烦过这个
地方，热爱着这里的一切。而我们都有过摆
脱这个小镇的想法。可是很多人离开了小
镇，回来了又离开，然后再回来再离开。

小雏菊在我们小镇可以说遍地都是，沟
沟渠渠，人家的门前，巷子里的地板缝间、墙
角，最为气势壮观的在清风河两岸。清风河
是我们小镇西边一条三四米宽的河流，人们
在河里洗衣，用河水灌溉庄稼，可是谁都不
曾在意过岸边一丛丛粉的白的黄的小雏菊。

奶奶去清风河洗衣，回来的时候，必定
会带一把小雏菊，插在瓶子里用清水养着。
不但去河边洗衣，只要奶奶出去一趟，就会
带回来一把，这时的奶奶笑盈盈的，爷爷要
是不高兴，大声吼她，她也一副好脾气的样
子。渐渐地，家里能找出来的瓶瓶罐罐，如
爷爷喝完的酒瓶，我们小孩子吃完的罐头
瓶、糖罐，都插上了小雏菊，摆在窗台、床头、
堂屋桌上，连厨房的灶台上也摆着一瓶。

简陋的小院，因了这些小雏菊，不但明
媚了，还有一种像月光一样溶溶流泻的温
柔。奶奶出来进去，忙活着扫地做饭，忙活
着鸡鸭猫狗，奶奶的身上也拢着一层温柔的
光芒。

一个下了白霜的清冷早晨，奶奶在厨房
里做饭，我坐在灶前烧锅。一阵剧烈的咳嗽
声在我们的围墙外响起，打破了清晨的寂
静。

咳嗽声又在我们的大门口响起，同时伴
随着怯怯的敲门声。奶奶听到咳嗽声就从
厨房里出来了，她口中问着谁啊就已经打开
了门。

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女人带着一
个同样单薄瘦弱的小女孩站在门口，怯怯
地，羞涩地，努力挤出笑容望着奶奶。

看到这一场景，奶奶心软了，还没等女
人开口，奶奶就先问，孩子，这是怎么啦？

这一问却问出了女人的眼泪。奶奶忙
让她们进院，到屋里慢慢说。女人跟着奶奶
走到院里并没进屋，而是走到东屋的窗台
前。那里摆放着一个白瓷陶罐，是我们家最
好看的罐子，熬粥用的，不熬粥的时候就插
着各种粉粉白白的小雏菊。小雏菊的花瓣
上落了一层白霜，不但没显得萎靡，还更加
精神抖擞，比平常更透着一股子清新脱俗的
美。

女人的泪眼里突然闪烁着光亮，她先赞
美了一番小雏菊，才开始倾诉。

她家遭了难，她带着女儿到我们小镇本
来想投靠镇上的亲戚，谁知亲戚早就不在镇
上了。

奶奶听了，也跟着流起眼泪，拉着女人
和小女孩进屋，给她们端来热腾腾的稀饭，
馒头，又给小女孩炒了盘我们自己平常也不
舍得吃的鸡蛋。

女人离开我们家时，奶奶给了女人一些
钱，可女人坚决不要，她却想要我们家窗台
上那个熬粥的白瓷陶罐，还有陶罐里插着的
那一把小雏菊。

我们都有些发懵，要这干吗呢，小雏菊
镇上到处都是，陶罐也不是多稀罕的东西，
每家都有，况且她们眼前的生存都是问题，
要这些不实用的东西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
境呀。

过了两天，女人竟又敲响了我们家的
门。这一回，她看起来很精神，虽然还是单
薄破旧的衣衫，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脸
上荡漾着笑容。她是来感谢奶奶的，她告诉
奶奶，她在小镇的饭馆里找了一份洗碗打杂
的工作，她要留在小镇了。她本来要走的，
但看到我们家窗台上白瓷陶罐里那把落了
霜的粉粉白白的小雏菊的那一刻，突然就决
定留下来。

奶奶很高兴，说，我们的小镇像从画上
走下来的，谁看了不喜欢呢。


